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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偷来的呢

“师傅，她们穿得那么好，一路走一路说
笑，不会是小偷吧？”

胡雪林笑笑说：“你们看着，不用 !"分
钟，她们就会偷自行车！”他的判断就来自对
这四个女人眼神的观察，因为她们一边说着
话，一边目光却总往自行车锁上乜斜。她们
为什么要刻意留心别人自行车的锁？企图岂
不是再清楚不过？他看出来了，但一般人却
看不出来。胡雪林要培养出合格的反扒接班
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事情，都得有
“悟性”，偏偏这往往是师傅教不出来的。

果然，有一女走到一辆价值 !"""多元
的捷安特新车边，从肩上挎包里掏出一把钥
匙，打开锁骑上就走了。哦，原来她们的漂亮
女式背包里，装的不是化妆品或其他妇女用
品，而是各种不同型号、规格的开车锁的钥
匙。胡雪林让一徒弟跟踪过去。发现该女将
车骑到一个名为虎踞桥的地方停下，等候另
三个同伴。等其余三女陆续将车偷到手在虎
踞桥汇合时，胡雪林的面包车也到了。

在镇江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的一间
客房里，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各种日用物品，
有各种品牌的服饰，有各类小包装食品，也
有廉价的地摊货。什么皮夹克、羊毛衫、皮鞋
等琳琅满目。如果把这些东西搁到货架上
去，完全像一家小型的日用百货超市。只是
这些物品从高档的到低质的，放在一起极不
协调。这些东西为何会堆积在这里？又是从
哪里来？是胡雪林的徒弟跟踪一个小偷女团
伙，发现了这个堆满赃物的房间。
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偷来的呢？
去年冬季某日上午 !"点半，胡雪林带

驾驶员来到镇江太和广场。他看到在广场西
侧的墙角，一个刚刚 #"岁出头的年轻女人
坐在一只空蛇皮袋上晒太阳，立即引起胡雪
林的警觉。这么年纪轻轻的人，怎么闲得无
事坐在这里晒太阳？胡雪林对驾驶员说：“你
在这里盯紧她，不要让她滑掉！我到楼上办
点事就来。”一会儿，胡雪林办完事回到车

内，发现那个年轻女人屁股下的空蛇
皮袋已经鼓起来了。驾驶员说，有人不
停地拎着小袋子给女人送东西过来。

事实证明了胡雪林的判断。于是
胡雪林立即用手机通知了反扒大队的
几个徒弟，到现场来分头跟踪这个偷

窃团伙。有趣的是电视台记者获悉后扛着摄
像机，要跟踪拍摄整个过程。他们发现一共
有 $个女人，外加两个 !"来岁的孩子，按照
不同的分工，似流水线作业在沿街偷窃那些
专卖店和小超市的货品。有人专事掩护，有
人趁机下手，把偷到的东西转手给同伙装到
小袋子里，然后有人把小袋里的物品又送到
晒太阳女人的大口袋里。晒太阳女人年轻力
壮，承担“运输大队长”的职能，等大蛇皮袋
装满了，就背着袋子乘公交车至火车站附近
旅馆房间……

令人惊诧的是她们“作业”效率之高超
乎想象，从上午 !"点到下午 #点半，她们居
然已经偷窃到手 %万多件大小、价值不等的
物品。当她们被全部擒获后，电视台记者跟
随到小旅馆房间，面对满屋的东西，张开的
嘴巴都合不拢了……
来自湖北某市的四男两女，组成了自助旅

游团。他们或坐长途空调大巴，或坐火车，从武
汉往江苏方向行进，无固定目的地，沿途只要
有城市，他们就住下来，走走停停，吃喝玩乐，
过着逍遥安逸的日子，却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他们的钱从何而来？靠亲友资助？否！有

可花公款的接待单位？否！那么唯一可能的
是随身携带袖珍印钞机？否！这样的印钞机
科学家还没有发明出来？那么他们靠什么支
付每天六人的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的不菲的
消费？一个字，偷！
因此，他们既是旅游团，也是偷窃团。令

人震惊的是这伙一路靠扒窃来支撑巨额消
费的“贼头”，居然是某市人民法院的书记
员。他的女友也在这个团伙里，虽然他不直
接偷，但他指挥他们去偷，然后共享偷窃成
果。一旦被发现，他则亮出自己的法官身份，
为同伙脱身掩护。他身上居然也带着手铐和
小警棍，只是这些用具不是用来惩治不法
者，而是用来证明他的警官身份，保护违法
者。如果同伙中有人被当场抓了，他就亮出
手铐，说：“交给我吧！我是法官。”他煞有介
事地用手铐将同伙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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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却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我们三个一起往监狱深处走去。我当时
心烦意乱，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总的印
象是厚重的石板路；沉重的大门丁零当啷地
打开，又在我们身后丁零当啷地锁上；带栅
栏的窗户又小又高，根本看不见里面；还有
门……那么多的门，一扇紧接着一扇，一模
一样，每扇门里都囚禁着人类苦难
的一个缩写。监狱里热得令人惊讶，
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似乎是燕麦、旧
衣服和肥皂混杂在一起的。我们看
见每个交叉点上都有狱警在站岗，
但没有看见囚犯，只有两个十分年
迈的男人提着洗衣篮蹒跚走过。“有
些在活动场上，有些在踩踏车，或者
在麻絮棚里。”霍金斯回答了我脑海
里的问题，“在这里，每天很早开始，
很早结束。”
“如果福尔摩斯中了毒，必须立

刻送到医院去。”我说。
“中毒？”哈里曼听见了我的话，

他问，“谁说过他中毒的话？”
“特里威廉医生确实怀疑严重的食物中

毒。”霍金斯回答。
我们来到了中央大楼的顶端，四个主要

侧翼从这里延伸出去，像风车的四个叶片。
这里肯定是一个娱乐区，地上铺着约克郡石
头，天花板很高，一道螺旋形的金属楼梯通
向一个环绕楼上房间的走廊。我们头顶上拉
了一道网，不让东西丢下来。几个穿着灰色
军装的人正在整理面前桌上的一大堆儿童
服装。“给圣以马利医院的孩子们。”霍金斯
说，“是我们这里做的。”我们穿过一道门，走
上铺着垫子的楼梯。这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自
己身在何处，好像永远也找不到出去的路
了。我想到那把仍然藏在书里、带在身上的
钥匙。即使我能把它交到福尔摩斯手里，又
能有什么用呢？他需要十几把钥匙和一张详
细地图才能从这里逃出去。
前面有两扇玻璃镶嵌的门。门上的锁也

要打开，门打开后，却是一个空荡荡的、非常
干净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上面透进来的
天光，房间中央的两张桌子上点了蜡烛，因
为光线已经昏暗。这里有八张床，四个一排，
床单是蓝白条纹相间，枕套是条纹棉布。只
有两张床上有人。一个是皱巴巴的秃顶男

人，躺在另一张床上的蜷曲的身影，个头太
小，不可能是福尔摩斯。

一个穿着带补丁的破旧大衣的男人，停
下手里的工作，站起来迎接我们。在那一刹
那间，我觉得好像认出了他，并且突然想到
他的名字也很耳熟。他脸色苍白憔悴，戴着
一副笨重的眼镜，腮帮子上的沙色胡子似乎

毫无生气。我估计他四十出头，但是
生活经历使他不堪重负，形成了紧
张、压抑的性情，看上去很显老。他
身材颀长，一双白皙的手交叠在一
起。他刚才在写字，钢笔漏水了，食
指和大拇指上沾着墨迹。
“霍金斯先生。”他对典狱长说，

“我没有新的消息向您汇报，但是我
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这位是约翰·华生医生。”霍金

斯说。“我是特里威廉医生。”他跟我
握手时说，“很高兴认识您，真希望
是在比较令人愉快的环境下见面。”
我肯定认识这个人。但是从他说

话的口气，以及他握手时的那种不由
分说，他似乎想表示———虽然我们不是第一次
见面，但希望给别人的并不是这个印象。
“是食物中毒吗？”哈里曼问。他没有费

心做自我介绍。“可以肯定是服用了某种有
毒物质。”特里威廉医生回答，“至于怎么实
施的，我就不知道了。”“实施？”“这个区域的
所有犯人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有他病
了。”“您是在暗示有阴谋吗？”“我要说的话
已经说了，先生。”“哼，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可以告诉您，医生，我早就料到会出现这
种事情。福尔摩斯先生在哪里？”

特里威廉迟疑着，那个狱警上前一步。
“特里威廉医生，这位是哈里曼巡官。他负责
您的病人。”
“病人在医务室的时候，由我负责。”医

生回答，“我没有理由不让你们见他，但是必
须要求你们不得打扰他。我给他用了镇静
剂，他可能正在睡觉。他在一间耳房里。我认
为最好把他跟其他犯人隔开。”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里弗斯！”特里威廉大声呼喊一个瘦瘦

长长的、圆肩膀的家伙，他刚才一直在墙角
扫地，几乎像个隐形人。他穿着男护士的衣
服而不是囚服。“钥匙……”


